敲對門

（1）

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四聖諦──導向苦滅之道聖諦（Dukkhanirodhagàminãpañipadà Ariyasacca§），即導向涅槃的八分聖道（Aññhaïgika Ariyamagga）的第二堂開示。今天我們要討論第一個道分：正見（Sammà Diññhi）。

（2）

佛陀稱正見為前導者：

「諸比丘，對於日出，這是前導者（pubbaï-gama§），這是前兆（pubba-nimitta§），即破曉。

同樣地，諸比丘，對於善法（kusalàna§ dhammàna§），這是前導者，這是前兆，即正見。

諸比丘，緣於正見，正思惟（Sammà Saïkappa）生起。

緣於正思惟，正語（Sammà Vàcà）生起。

緣於正語，正業（Sammà Kammanta）生起。

緣於正業，正命（Sammà âjãva）生起。

緣於正命，正精進（Sammà Vàyàma）生起。

緣於正精進，正念（Sammà Sati）生起。

緣於正念，正定（Sammà Samàdhi）生起。

緣於正定，正智（Sammà ¥àõa§）生起。

緣於正智，正解脫（Sammà Vimutti）生起。」

（3）

我們不能夠要求正智與正解脫為人權，因為它們是阿羅漢的特權：唯有阿羅漢才不會再生，唯有阿羅漢已經解脫苦，唯有阿羅漢的前導者是圓滿的正見。然而，當邪見是前導者時，我們擁有的是邪智，甚至邪解脫：我們認為自己已經進入導向不死之門（對門），其實我們所做的是進入繼續生死輪迴的門，甚至地獄之門（錯門）。

（4）

因此，我們是否會投生及會投生到哪裡是根據領導我們的（身、語、意）業的見。佛陀以阿羅漢的天眼智了知這一點：

「我了知眾生如何根據他們自己的業這樣地投生：

『這些眾生透過身語意行善、不毀謗聖者、秉持正見、依正見造業，在身體分解死亡後，投生到善趣，甚至是天界。

然而，這些眾生透過身語意行惡、毀謗聖者、秉持邪見、依邪見造業，在身體分解死亡後，投生到餓鬼界……畜生界……甚至是地獄。」

（5）

見有邪見與正見：透過邪見，我們敲開導向惡趣之門；透過另一種見，我們則沒有敲開導向惡趣之門。敲開導向惡趣之門便是執持否定業報法則或業報法則某方面的見。我們會不知不覺地執持這樣的邪見並非少有，不覺得它在本質上是不符合正見、不符合法的。因此，我們應該根據佛陀在兩千多年前描述的方式來探討一些普遍的現代邪見。

（6）

佛陀描述一種根本的邪見
，這種邪見認為沒有所謂的善業與惡業、沒有業報、沒有布施的果報、這一世後沒有來世（沒有投生到其他界）、沒有能知能見的諸佛與阿羅漢。這種邪見認為僅有的究竟法是色法與空界：愚人與智者一樣地被斷除與消滅……死後他們不復存在。
（7）

這是唯物見，次為死亡時我們便滅盡。這種邪見是現代正統信仰與現代科學之母。根據這種邪見，導向苦滅之門是現在已經過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以及比它更強大、更多產的雙生姐妹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孩子們包括工業文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專家政治、由商業與工業教父控制中選的團體及教育機構：專家政治論者、經濟學家與店主。因此，這種邪見已經被灌輸進全世界的學生心裡，作為科學與經濟這兩項科目。基於這種邪見，製造業、買賣、設計與製造機器和工廠、公路與排水管等已進入學術之門，作為「金融與管理」、「經濟與銷售」、「化學工程」、「電氣工程」、「土木工程」、「電腦工程」等等，儼然是現代人類企業的顛峰。

（8）

唯物見認為只有色法，因而否定善惡業及果報，但佛陀也說及另一種邪見，這種邪見認為自我是不能被滲透與永恆，也就是說善惡只是觀念而已，因而否定業報。這種古代邪見顯現為欺騙人的深奧教條，次為萬物皆空，涅槃與生死輪迴是一而不二，覺者已經超越了一體的兩面等等。

（9）

這種邪見也是現代學術正統信仰之母，這種信仰說善業與惡業會依照文化、宗教、心理、經濟、歷史、地理、政治等等不同條件而有所不同。這種邪見也已經被灌輸進全世界的學生心裡，作為所謂的社會科學科目：心理學、社會學、歷史等等。它們的導向苦滅之門便是唯物之門，這是為何它們對認為自我與社會管理會帶來快樂的見解給與科學的證明。這種邪見的宗教學認為戒律是不健康的（現代心理學及心理治療的邪見：這種邪見之父是奧地利人錫慕福樓先生Mr Sigmund Freud），認為戒律是霸道的（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等的邪見：這種邪見諸父之一是德國人麥斯維伯先生Mr Max Weber），以及認為戒律導致貧窮，因為它對國民生產總值不利（經濟學的邪見，認為財富只是物質的財富：這種邪見之父是蘇格蘭人亞當史密斯先生Mr Adam Smith）。因此，現代正統信仰認為應該發展及現代化戒律（抑制身、語、意這三種業門），就好像發展工藝一樣：其教條是釋放真正、自由、無拘無束的自我。因此，現代的阿羅漢是自由、進步、民主、對國家有生產能力、屬於消費者的男人、女人與小孩；他們已經解脫了約束他們的行為、使他們分別善惡、分別過度與適量、分別有恥與無恥、分別優劣等的觀念、道德、教育與政治。

（10）

同樣地，現代佛教徒把佛法僧從他們視為狹隘、歷史的正統出家戒束縛（戒定慧的枷鎖）釋放了出來，以及把三寶現代化，以便符合提倡平等與自由的現代教條：每個人都是佛，每個人都是法，每個人都是僧團的一份子。因此，如果有人敢出言反對現代教育的腐敗、在試驗室裡虐待動物、屠殺胎兒（沒有生產力的社會成員）、在醫院裡殺死老病者（沒有生產力的社會成員）、民選大人物或娛樂及體育偶像的欺詐或邪淫等等，他便會被視為可惡，被排斥為無理的反革新者，因此導向媒體與國會之門已為他關閉。因此，嚴守戒律及教導正法的比丘被毀謗為「執著傳統」、「極端」、「性別歧視」及「無聊」。

（11）

佛陀也說及結合這些邪見的邪見
；這種邪見認為導向涅槃之門有五個，即透過眼、耳、鼻、舌、身這五門享受欲樂。如果這種見不存在，便不會有唯物見，也不會有認為善惡是相對的邪見，因為如此一來這些見便沒有目的。它們的目的便是「有權力追求快樂」的現代教條、透過六門消費的教條、不滿足之見及人權的驕傲。這種見也導致社會民主的迷惑，既要透過法律獲得絕對的社會公正，又同時要享受特權、產業與快樂。

（12）

當我們像欲樂最發達的社會的做法一樣地堅持這種邪見時，當然會在聽到佛陀解釋苦聖諦時感到生氣，這不是因為它與我們的體驗有衝突，而是因為它與我們的見有衝突：我們生氣是因為我們害怕自己錯了。

（13）

認為可透過五門享樂獲得涅槃的邪見也導致所有的現代佛教徒不能夠想像為什麼要正確地持守八戒，也導致許多人不能夠持守第五戒：酒被視為現代人類快樂不可或缺的條件。

（14）

佛陀也說及一種比較原始的邪見，這種邪見認為我們的出生是偶然的，死後我們則不復存在。這是我們可以在現代科學裡見到的斷見：當理智的現代科學家感到迷惑時，他便說是「偶然」、「無定律、不尋常的事件」等等。因此，現代科學把反常（混亂）包含在其世界定律裡，這就是說他的科學定律既不科學也沒有定律。現代醫學能夠繼續在現代世界保持其權威有賴於這種混亂定律之見。

（15）

佛陀也說及觀念論這種邪見，這種邪見認為我們的世界只是一個究竟、隱藏、原始模型、理想、超凡的實體的映像。這是一種常見，在歐洲哲學裡顯現為古西臘哲學家拜德格樂斯（Pythagoras）的天界數字規律、古西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的原始模型、現代瑞士心理學家卡爾鐘（Carl Jung）原始模型哲學等等。

（16）

佛陀也說及認為自我與世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死後我們與永恆的世界合而為一的邪見。這也是一種常見，以多種方式呈現，例如回歸真如本性、世界靈魂、遍滿宇宙的心、原來的心、神性、鬼神、精靈、佛性、佛心等等。

（17）

佛陀也說及另一種邪見，這種邪見認為我們完全是命運的受害者、我們沒有自主的能力、沒有力量或精進力、不能夠向別人學習任何東西、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是因為命運與本性而自然地發生，包括我們投生到哪裡及如何投生。雖然這種邪見並沒有直接地否定業報，但結果是一樣的，因為它否定意願（思cetanà）、思惟（saïkappa）與精進（vàyàma）。這種邪見呈現為認命自已無法成就戒定慧三學：「這是我的業：我不能夠做什麼！我沒有足夠的波羅蜜！」

（18）

� 《增支部．十集．前導經》（A.X.III.ii.9 Pubbaïgama Sutta）


� 《中部．天使經》（M.III.iii.10 Devadåta Sutta）


� 《相應部．無施經》（S.III.III.i.5 Natthidinna Sutta）。《長部．沙門果經》（D.i.2 Sama¤¤aphala Sutta）說這是與佛陀同時代的阿耆多翅舍欽婆羅（Ajita Kesakambala）的見解。


� 《長部．沙門果經》（D.i.1 Brahmajàla Sutta）


� 在此，作者提到，中華哲學裡無疑亦有類似的邪見：無論人們怎麼想，無明與邪見並不局限於某個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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